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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坐山观虎斗02

自剖越深
活得越真

13

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伟贞生病了

制片人最早给我的目标是：为节目
中的女孩擦亮眼睛，帮她们多角度、全方
位、客观地去剖析男性，但我没有替她们
作最后选择的权力。她们会选自己喜欢
的，可能因财因貌，当然不乏抱有“更好
的男人在后面”的心理，所以不急，慢慢
挑。而对于男嘉宾，我能提供给他们的
影响显然有限，即使节目进行到最后，
他们能进入反选女生的环节时，他们因

为胜利在望也很难听进我的意见。
节目是新节目，规则是新规则，各

个环节都在磨合，谁都不那么确定，最
终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别说我
这个新人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到底要
干些什么、说些什么，就是节目组也说
不清楚。

最早的几期节目，编导只能描述
个大概，希望我能起到心理专家的作
用，但心理专家能起到什么作用？为
谁分析心理？怎么分析？是自己主
动分析还是被男女嘉宾请教？还是
主持人提问时我再回答？回答多长
时间？都没标准答案，我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

正因为不知我能干啥，编导才说，
看看杂志、报纸上登的心理测试题，希
望我搞点类似的，出题目考考场上的男
嘉宾，测出他们的性格，然后作为场上
女嘉宾选择的依据。说白了，节目刚开
始的时候，我没有主动发言权，直到男
生进入反选环节，我才能跳出来吓唬他
们一下。

节目组喜欢这类题目，比如你去西
餐厅吃牛排时，刀是从中间切，还是从
左边或右边切？根据切的部位，判断
性格。如果在当时，我按照节目组的
要求这么做了，节目就毁了，性格色彩
不是星座，也不是八卦，更不是游戏，

我无法通过一道题测试出这个人的性
格。但导演苦着脸，眼巴巴地看着我
说，电视观众不可能去做很多题目，好
玩最重要。潜台词是“否则，要你乐先
生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在前六期的
节目中就是一个看客，一个比台下观
众坐得稍微高一点儿，没有人挡我视
线的一个看客。

男女嘉宾刀光剑影，斗智斗勇，等
到他们过招过得差不多了，我就跳出
来，亮一个无关痛痒的毫无依据的题
目，难为一下舌战群芳的“公老虎”。
鄙人自认为这是“坐山观虎斗”的痛苦
的六期节目。

在第七期节目录制前，我和王刚严
肃地谈了一次。我说，性格色彩最大的
亮点是，从观察人们的对话和反应中随
时捕捉到分析点，而不是固定地搞个环
节僵硬的测试，现在这个要求是作茧自
缚。我提议允许我尝试随时插话，如果
编导觉得不合适，可以全部剪掉，王刚
同意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该
干什么了，我要刺激台上这些人，让他
们发生碰撞甚至激战，有了碰撞才能有
戏剧性，才能有性格的冲突，才能显露
性格特点，我也才有分析的可能，否则
我分析啥？

当我回到原来的那个座位坐下，即
便还是坐着不动，我已不止是作壁上

观，我把自己放在了老虎群里。
有观众认为，参加节目的女孩心术

不正，皆为出名而来。我认为我需要站
在性格色彩的专业角度作些分析，帮助
你看到真相和本质。

我想谈两个部分：一是这个节目的
本质是什么；二是参加这节目的都是些
什么人。这两个问题搞懂了，你就会明
白现在大家热衷讨论的话题绝大多数
毫无意义。

因为大家思考的方向已偏离本质，
而我坚信时间会告诉你真相。如果说
当年的“超女”满足了大众平民选秀的
心理，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说《非诚勿
扰》在电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不
夸张。

人们看到形形色色的男女嘉宾，认
为他们性格迥异，类型不同。而事实
上，90％以上参加节目的嘉宾都是一类
人，在我眼中他们都是红色性格。

我先解释性格色彩学最核心的概
念，那就是看上去“行为”有所不同，但
性格内在的“动机”是一样的。譬如，对
红色性格而言，最重要的需求是“快乐
和自由”，次要的需求是“被关注被认
可”。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

一个不希望受到关注和认可的人，
有必要通过电视节目来相亲吗？

（摘自《本色》乐嘉 著）

谈恋爱斯楠是新手。
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生曾对她穷

追不舍，那时候学业忙，她妈张春梅严
防死守，所以她恋爱的小火花刚跳出
来，就立刻被扑灭了。上了大学，斯楠
自由多了，她对春梅的叛逆心理也越来
越明显。吃饭的时候，春梅经常跟斯楠
念叨并侧面打听：“班里有几个男生
啊？”“不要被他们骗啊！”“现在还是把
心思放在学习上比较好。”可春梅越这
么说，斯楠就越要反着来。更何况，她

也的确享受了恋爱的美好。
在操场的看台边，寸头男生从后

面抱着斯楠说：“都说只要在流星划过
天空的时候接吻，就能得到幸福。”

斯楠泄气地说：“可惜现在没有流星。”
寸头男生提议：“听说这个月底，仙

女座流星雨大爆发。我们可以去海边。”
于是，到海边旅行几乎就定下来了。

斯楠思考了一个晚上，还是决定
去。第二天，在踏上高速列车的一刹
那，斯楠又有些犹豫，寸头男生在车厢
里喊：“楠楠，看什么呢？”斯楠听到召
唤，转头上了列车。旅途开始了。

伟贞昨天就觉得头有些重。一夜
过去，早晨甚至起不来床了。

都怪前天那场酒会，跳了舞，吹了
风，活脱脱找死！

伟贞躺在床上，被子盖得厚厚的，
怀里还抱着个枕头。

平日里，伟贞结实得像块石头，可
现在她生病了，爬不起来了，她忽然觉
得屋子大了，空气冷了，心情坏了，整个
人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开始顾影自怜。

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一个人过，怪谁
呢？伟贞的自傲与自卑混杂在一起，形成
一个厚厚的壳，把她打造得像个女战士。

可是今天，女战士病了。
伟贞挣扎着拉亮床头灯，伸手去床

头柜上拿手机，翻开电话簿。虽然是白
天，但被厚厚的窗帘一挡，伟贞的小家
俨然黑夜一般。

她怕风，怕光，怕生病。因为怕孤单。
打给谁呢？电话簿里有几百个电话

号码，有亲戚，有朋友，还有生意上合作的
伙伴，就是没有一个知心人。伟贞忽然觉
得有一句话真是至理名言：你笑，全世界
跟你一起笑；你哭，你独自一人去哭。

打给妈妈？不行，妈妈自己都需要
人照顾。打给大哥还是二哥？他们都
各有各的事情。打给闺蜜吗？去麻烦
她们合适吗？

身体的难受容不得她多想，伟贞还
是拨通了电话。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
接通……”

伟贞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儿。她感
觉自己像躺在一间停尸房里，四周静静
的，随时都会有人来把她推走。

前几天二琥嫂子的话，冷不丁地在
她脑海里浮现：“一个人的日子不好
过。”反反复复，这句话就像咒语，念得
伟贞想哭。

伟贞挣扎着起来，她披头散发，赤
脚下床，拉开了壁橱，在医药盒里找到
一盒康泰克。看看生产日期，过期了！

口渴，伟贞想喝水，晃晃悠悠走到
厨房，水瓶是空的，饮水机的桶里也是
空的。

伟贞只好挣扎着将水瓶里注满水，
插上热得快，拎到电源插座处插上电。

一分钟后，热得快开始冒烟。
伟贞又难受又慌张地去拔插头，哪

知道小火花竟然响起来了。
瞬间全屋灯光熄灭。
伟贞又找出茶壶，去煤气灶台烧

水。可煤气死活打不开，打开了，就直
冒臭气，她赶忙关上煤气的阀门，打开
窗户。一股冷风进来，吹得她全身一
抖。她觉得全身就像散架了似的。

伟贞哭了。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忽然之间成了

这个样子，一天之前，她还是鸡尾酒会的
绝对主角，某大型电视节目的总撰稿；一
天之后，她就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大床上，
没人管没人问，一口水都喝不上。伟贞
感到恐惧。她开始胡思乱想：不会就这
么死了吧，死了就在屋里臭了，几个月估
计都不会有人发现……伟贞甚至都想得
到那些三姑六婆八卦的口吻：“哎哟，倪
家小女儿到死都没人要……”

光！伟贞迫切需要光。
她颤颤巍巍地跑去拉窗帘。
然后她拿着水杯去接自来水。哪

知道刚打开水龙头，水龙头与水管连接
处忽然喷出水花。

伟贞的脸、身子瞬间全湿了。
伟贞尖叫起来。
水喷、电断、人憔悴。
她哭着去拿手机，然后坐在地板

上，颤抖着给二琥打电话。
电话刚接通，伟贞就眼前一黑，身

子歪倒在床边。
（摘自《熟年》伊北 著）


